爸爸的便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來源：網路流傳  
	一個微寒家庭的早晨，母親明麗大喊：「潔美快點，就快搭不上車上學了。」 
樓上傳來咚咚下樓聲，只見潔美匆匆奪門欲出，被明麗及時叫住，將便當慎重的遞到她手上。潔美面無表情甚至有點嫌惡地接過，頭也不回，連句再見也沒就走了。 
明麗在無奈中，慢慢地闔上了門。 
午餐時，在潔美國中的教室內，她打開便當看著菜色；心裡怨懟地想：又是這些，不是蛋加些青菜配一小塊肉，就是蘿蔔豆腐加上魚。潔美不情願地拿著筷子痛苦的吃著。有時還得用便當蓋將飯盒蓋住，深怕同學看到這些菜色恥笑她。內心的積怨不覺與日俱增。 
爸爸智銘帶著疲累的身心下班了，潔美也自學校下課回來；看見爸爸也不正眼瞧，爸爸與她打招呼也不回應。智銘似乎習慣似地不以為意，隱約中又透些無奈及無法解釋的苦。明麗正在準備晚餐；看著現存的菜，心中打點著明天潔美的便當如何做得豐盛些，晚餐又如何讓三人吃得像樣。智銘下了班雖然疲累，仍然強打精神，幫著打理家事。 
晚上就寢前，智銘嘆了口氣對明麗說：「這麼久了，潔美還是不能接納我，總是不理睬我，不知要怎麼做她才能高興起來，讓一家子和樂的生活在一起。」明麗安慰道：「真辛苦你了，我想潔美終有一天會了解並感受到我們對她的愛，明早你還得早早出門，睡覺了吧！」 
隔日一早，智銘趕著搭早班車到離家頗遠的地方上班，那是一份辛苦而又薪水微薄的工作。明麗準備好的便當就擺在餐桌上。按往常總是智銘先拿了便當出門，但是這一天潔美學校辦活動，必須提早出門，於是她從桌上拿了一個便當就匆忙走了。
午餐時間，潔美照舊微微掀開便當，打開前就感覺便當比往常重，再看看這便當盒不是她的；打開後更驚得非同小可：飯盒裏除了白飯外，只有一粒梅子及一片黃蘿蔔。原來這就是爸爸平日的便當。闔上飯盒，潔美大聲地哭了起來，腦海裡畫面一幕幕升起：媽媽帶著她嫁給智銘，繼父對她疼愛有加、視如己出，平常更是噓寒問暖，但潔美總是不假顏色。到後來因為她懷疑爸爸總是神秘、鬼祟的一早提了便當出門，永遠看不到爸爸便當裝的是什麼，心想媽媽一定偏心，將好菜都給爸爸。儘管她的態度如何惡劣，爸爸總是無止盡地包容，媽媽又將每日家中最好的菜給了她。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潔美心中無比的愧疚，恨不得馬上奔回家。 
那天晚上，智銘依然拖著疲累的身心回家，但心中忐忑不安：潔美拿錯了便當，那樣的菜色一定讓她在學校裏很難堪。潔美可是個自尊心強的女孩啊！就在智銘懷著擔憂的心入門時，潔美突然由家裡急奔而出，抱住智銘痛哭，並叫了生平的第一聲「爸爸」。明麗從廚房看到這景象，含著淚走了過來，三人緊抱在一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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